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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常住武汉，却厌倦了喧嚣的氛围，渴望

回归到大自然，特别喜欢监利的草木花鸟，每
到田间地头总有发现与惊喜。

这次亦不例外，与好友一起来到了田
野。下车前，通过车窗看见外面一闪而过的
一株株茁壮挺拔的油菜花，连忙拉下窗，嗅到
了微微的清香。它是普通最常见的花。《本
草纲目》上说它又名芸苔、寒菜、胡菜、苔菜、
苔芥、青菜、红油菜等，其性“寒热，有主治风
游丹肿、乳痈”的功效。它的小花密密麻麻，
成片成片的，从高空俯瞰，好像上帝的一块块
画板。

像这样的景色，在江汉平原随处可见。
肥沃的土地，滋养着万物。

站在高坡上，盯着被风摇荡、此起彼伏的
花海，仿佛看见“黄色燃料”在流淌，它的黄与
田埂上的绿“泾渭分明”，相辅相成。走下去，
蹲在一株油菜前，只见花朵细小、密集，一簇
一簇的紧凑枝头，一只只嘤嘤嗡嗡的小蜜蜂
飞过来飞过去，吸着花蕊，享受着春天的“甜
蜜”。站在长江之岸，看见水面有游轮驶过，

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对岸也长着一片片的油菜
花，灿烂夺目。或许他们也正在赏鉴这大自
然的美观。

太阳越升越高，阳光越来越亮眼，一片片
盛开的油菜花亮晶晶、黄灿灿，是乡间随处可
见的朴素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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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蓝色纯粹而澄澈，油菜花的黄色

明丽而纯净，倒映在附近的水面，配上竹林边
的黛瓦白墙，错落有致，宛如吴冠中的水墨
画。置身其中，又好似童话世界，一切美到了
极致。缓缓地走在田塍上，重温记忆深处的
难忘岁月。风儿带来夹杂了泥土味的清香，
如轻纱般笼罩着我。

有的油菜花长在小树下，星星点点。有
的与豌豆苗杂然交错，红黄相间，十分好看。
有的在高坡，有的在沟边，有的面积大，有的
面积小，有的长在屋前屋后，看起来凌乱，却
是统一的色调、统一的味道。周围景色皆是
浑然天成，清新自然。我愿意整天沉浸在这
天然的美景中了。省内的旅游团拉着一车人
爱往名胜古迹跑，其实本地的油菜花不比江

西婺源的油菜花要差。也可以组织北方的游
客来看看。最质朴的，反而是最丰腴的。

有些花瓣枯萎了，窸窸窣窣地落下来。
顽皮的风儿又会推起众多的花瓣飞呀飞、飘
呀飘，花瓣追呀追、转呀转，好似一场纷纷扬
扬的“黄色雪花”，把浪漫、唯美表演到极致。

我阅尽人间春色，内心却独爱这一片油
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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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细小的花瓣枯萎、掉落，埋在地里化

为泥土。只有到了来年，人们才能再睹它的
风采。随后，油菜杆上出现了密集的如针般
细长的绿荚，十几天后，绿荚会长成饱满的灰
白豆荚，里面的油菜籽不断地接受着从根部
传送上来的养料。

“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
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这是古人
对油菜花的充分肯定。诚然，油菜花不像牡
丹、芍药那样天生“带着贵族气”，然而它不是

“杂草闲花”，从田野到餐桌，它的美丽、它的
滋味，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每年四、五月的时候，油菜籽成熟了。乡

邻们找一个晴天，用镰刀将一米多高的油菜
一棵一棵割倒，平放在地头晒干。晒上三、五
天后，把一捆捆的油菜杆抱到塑料尼龙布上，
举着连枷不停地摔打，即可将里面乌黑油亮
的菜籽打下来。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住在东荆河边的舅
爷的田多，他还“见缝插针”地在田头地角种
一些油菜。种的油菜多，收获的菜籽也多。
我多次见到他站在菜籽堆前，用一只簸箕抄
起油菜籽，迎着风缓缓倾斜而下，轻微的荚
皮随风飞扬到尼龙布外，而菜籽粒儿落在了
尼龙布上。所有的菜籽被扬干净后，我帮助
舅爷把一堆堆的油菜籽装入麻袋，装上车抬
回家。之后，他卖掉大部分，留着小部分榨油
自己吃。最后把油菜杆烧掉，烧过后的黑灰
还可以肥田。他背着半袋这样的油菜籽，去
榨坊榨油。再把菜籽油拿回家交给舅妈，舅
妈倒一点在铁锅里炒菜，炒出的菜绝对美味
可口。

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小
小的油菜花朴素地绽开、开放、结籽，在不知
不觉中完成了它这一年的使命。可喜的是很
多人欣赏它们，认同了它们的奉献。

监利田垄菜花黄
□ 安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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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我

长期以来喜欢收藏老物件，譬如各
式各样的酒瓶子、不值钱的坛子罐
子、很普通的石膏像等等。最近，清
理杂物间的时候，又发现了旧录音
机、黑白电视机等一大堆老物件。
其中，黑白电视机曾陪我度过了十
几年的时间，舍不得丢，留下来作为
时代的见证，偶尔自己看看，亦是一
种乐趣。

这台黑白电视机，忽而勾起了
我昔日的农村记忆。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国家已生产出了黑白电视
机。那玩艺不用插电可用，能看样
板戏、时事新闻，只要扭扭开关，打
开频道，有很多电视台可以选择，谁
家要是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才叫过
瘾呢！但是，那个年代的每个农村
家庭几乎与黑白电视机无缘，因为
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哪里有钱
去买电视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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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出现首台黑白电视是在

1982年。当时的村支书买了一台
12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据说是公
社里推广的第一批电视，购买后凭
收据还有奖励补助。也就是说，原
价200多元的黑白电视，实际上只
需要花一半的钱。电视的形状是深
灰外壳、正方形屏幕，式样朴素大
方。第一次放播的消息传出后，村
子里的男女老少挤满了村支书的院
子。书记叫人帮忙把电视搬到了禾
场，放到了一张木桌上。有的端了凳子坐着，有的
就站着看电视。人们像看西洋镜一样，兴趣盎然，
饱了眼福，长了见识。很多小伙子都说：“这个好，
有了钱一定买上一个。”

这台电视机让人们过足了瘾的时候是1983
年。这一年，香港拍摄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霍元
甲》在大陆各电视台播放，让亿万中国人趋之若
鹜，当然很多农村人也成了“霍元甲的忠实粉丝”。
从此，书记家的私人电视机变成了公用品，每到晚
上，村子里的一些人们带上板凳去书记家看《霍元
甲》。书记和妻子笑脸相迎，烧好茶水，招呼大家看
电视。时间长了，书记家的电费交的多，老两口却
没有一句埋怨话。紧接着，电视连续剧《陈真》又上
映了，村里的一部分人们还是前往观看。一年后，
有几个万元户，拿出手里的钱也买了黑白电视机，
有人还买了14寸的，这才缓解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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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男女希望拥有的物件叫三转一响，其

中就有一台电视机。譬如那一年大东结婚，买了
三转一响。小孩子们看见了电视，叫着喊着、蹦着
跳着，要求看节目。大东笑嘻嘻地插电接通信号，
大家一看：画面清晰，声音婉转，质量很好。有了
新电视，笑容几乎每天挂在他的脸上，附近的几个
小孩子也回来蹭电视看看。那时候电视后有一根
线连到外面，外面竖起一根竹竿，线牵到竿顶，顶
上挂着一个四角铝架。一旦电视上出现满屏的雪
花点，必须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出去扭动竹竿。
杆顶的四角铝架跟着竹竿的扭动而转动，此时电
视机的屏幕闪啊闪，忽然好了，电视剧画面出现
了。屋内的人兴奋得很，一拍巴掌叫：“好了好了!”

几年后，我回到村里走亲访友，看见几乎家家
都买上了电视机。随着高科技迅猛发展，样式新
颖、功能齐全的闭路电视、网络电视走进了每家每
户。我的一个朋友说：“电视普及了，我却相反，看
得少了。现在手机里的部分功能已经渐渐替代了
电视。而且随时随地可以看电影、电视剧、短视
频。而电视要扫码付费，或者加大更换诸多功能，
令人生厌。”我觉得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任
何人只能顺应、无法阻挡的潮流。

旧物更迭心意长，镌刻印记永难忘。不过，从
文化记忆的角度来讲，对老一辈的人来说，黑白电
视机，是时代的一个标记，反映了一代人的生活风
貌，也是印在我心里永远不可消除的痕迹。

故乡河港交错，大大小小的坑坑塘塘更是无
计其数。在众多的河、港、坑、塘中，令我记忆最
深的、总也忘不了的，却是那个并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的高墩坑。

为什么高墩坑令我如此亲切、难忘，现在想，
可能是高墩坑就在我家大门的正前方，每天当我
打开家中那两块陈旧的雕花的木门，穿过百来米
远的栽种着豌豆、茄子、辣椒等花花绿绿青菜的
菜园，就能看到它碧绿澄澈 池水明澈的水面和
星星点点的洁白的菱角花了。

记忆中高墩坑深不过两三米，椭圆形坑面也
就二、三亩田的样子，而高墩坑的四周则长满各种
高矮不一的树木与杂草。那些高大粗壮的树朩必
定是故乡最常见、也是各家各户房前屋后栽种得
最多的枫杨（家乡叫它柳树），它们大多是四、五棵
一排或是棵棵紧挨在一起，守护在坑边那条紧靠
田边小路，粗壮的树根纵横交错的裸露在被人踩
得有些陷下去的土路上。稍矮些的则是些长了多
年也没有长多高多粗的歪脖子楝树了，它们一株
二株，孤独地杵在那里，弯曲的枝叶上，开着细细
碎碎的淡紫色小花，在高墩坑四周的天空散射开
来，如一把把撑开的紫翠花的绿色大伞。当然，高
墩坑边最多见的，是那些任凭人们每年刀砍、火烧
却怎么也砍不绝、烧不尽的构树与蒿蒿草草了。
到了每年的春天，几场春雨之后，它们像变魔术般
的一蓬蓬、一簇簇，几天的工夫那些茂盛的枝叶就
密不透风地围满了高墩坑的四周，只留下几个喂
鱼或耕牛下坑喝水踩得光溜溜的口子。

正是在这几个光透透的口子，春天，几场春
雨把因年前取鱼而抽干的高墩坑灌满，待坑中泛
黄的雨水沉淀一段时间，菱角长出新叶时，也就

到了队里每年向高墩坑投放鱼苗的时候。向坑
里投放鱼苗那天，队长会选择一个春光明媚的日
子，然后让队里那台唯一的手扶拖拉机去十多里
外的老江河渔场，买来草鱼、麻鲢、白鲢等几种生
长比较快的鱼苗。中午时分，当队里手扶拖拉机
拉着几箱鱼苗，从那块开满早春油菜花心田间的
小路，由远而近来到高墩坑边时，队里大人和我
们这帮小伙伴早已等候在了高墩坑边，准备好了
一切投放鱼苗的工具。只等手扶车停稳，大人们
便赶快抬的抬、提的提，将鱼箱从拖拉机上搬下
去，那鱼苗似乎是一下子受到了惊吓，一时间在
箱子里跳跃起来，有的还不听话地跳到了地上，
这时，我们似乎有了下手捉鱼的机会，赶快将它
捡起，双手将它扔进水里。大人们看见，则会大
声地告诫我们：“轻点、轻点，别把鱼苗弄死了！”
看到大人们满不放心的样子，我们也会很小心地
回答着：“放心，不会的、不会的！”当所有的鱼苗
被大人们全部放进坑里后，高墩坑好像是拥来了
千军万马似的，水面一下热闹了起来，有的鱼苗
冲进水里，转眼钻入了很深的水里没了踪影；有
的鱼苗不知是不是被震晕了，肚子开始上翘，翻
着肚皮，不过只过一会儿那工夫，那鱼苗就清醒
了，一翻身就钻进了深深水里。至此投放鱼苗的
顺利结束，高墩坑又恢复了平静。一阵春风拂
来，高墩坑碧绿的水面，荡起麟麟波纹。抬眼望
去，高墩坑犹如一面起皱的缎子，阳光一照，又好
似满坑碎金。粉的，白的，一朵朵刚刚开出的洁
白的菱角花装饰着这碧玉般的水面。

午饭过后，队长炎该哥把腿脚有点残疾、我
喊他为干爹爹的老人喊到高墩坑边，将喂鱼的任
务安排给他。

此后，干爹爹有时拿一把镰刀、背一个背篓
去豌豆或大豆田割一篓青草，抛撒在高墩坑清澈
的水面，引来草鱼在水面争食青草，草鱼吃草时
有个明显的特点，吃草总是先从草的两端下口，
拖着草钻进水底，水里不时地会听到草鱼吃草

“咂咂”的声音和冒起的水泡，有时也会有些鱼争
抢青草而跳出水面，引来过往干活或坑边玩耍的
小伙伴驻足观看。干爹爹有时也会挑一担撮箕
去堤边捡拾一些牛粪放在坑边堆着，待它发酵好
后，喂食其它鱼种。

到了夏天，到了高墩坑鱼儿最活跃，也是鱼
儿进食最猛的时候，干爹爹还会早晚挑一担粪桶
去队里的公共厕所，挑来几桶大粪抛洒在鱼塘的
水面，引来鱼塘大小鱼儿跳出水面争相抢食的壮
观场面。而每到此时，干妑妑便会喊我们这些队
里的小伙伴前来观赏，当我们正在观赏的兴头上
时，会毫不犹豫地接过干爹爹手中的粪瓢，挑的
挑，泼的泼地干了起来，直到把此次喂鱼的事干
完，也不会再让干爹爹费任何事儿。

一会儿喂鱼的事儿干完了，高墩坑里又恢复
了平静。干爹爹笑眯眯对我们说：“伢们，今天好
玩不？”我们说：“好玩！”“好玩，就下次再来。”说完
干爹爹会双手一指，“伢们，今天不早了，都回家去
吧，免得你们家大人找你们！”听干爹爹这么一说，
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当然，有时我们几
个小伙伴也会等到干爹爹、干妑妑走后，偷偷地下
到水里游上一会，有时还会趁干爹爹不备时摸上
几条小鱼，然后高高兴兴地带回家，悄悄打上一餐
牙祭。因而，整个夏天，帮干爹爹喂鱼成了我和小
伙伴们最愿意干的活儿，去高墩坑玩耍成了整个
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最愿意去的地方。

高墩坑的鱼苗从春到冬，经过干爹爹近一年
时间的精心喂养，到了每年农历腊月下旬，就到
了高墩坑抽水干鱼的时候了。队里把那台最大
的柴油机、抽水机泵和手扶拖拉机从机房拉来，
安装在高墩坑北边靠通天河的连接处，待抽水机
安装完毕，已是下午时分，抽水机才“突突突”声
响起来。此时，我和那帮喜欢凑热闹、看稀奇的
小伙伴会不顾冬天的寒冷，冒雨雪从队里的四面
八方，跑到高墩坑边看新鲜，此时离抽干坑里水
的时间还早着呢，但我们哪也不去，全天守在水
塘边，水塘里的水抽到一半时，塘中的一些小鱼
就会被抽水机抽到出口处的小沟里，这时我们会
抢守最佳位置抢夺抽水机抽上来的小鱼，为了抢
位置，经常发生争执甚至推搡。大约抽到三分之
二，高墩坑里的鱼开始密集地躁动起来，“扑通扑
通”上下跳跃不停，这时，大人们也都会来到高墩
坑边看热闹，年纪大的人都在估摸着今年鱼的大
小、一脸的期盼和喜悦，而那些青年小伙们，在为
今年能干到多少鱼而争论不休。争至激动的时
候，在一些好事者的撺掇下还打起赌来，说超出
多少斤定输赢，赌约就是一包香烟。待水塘里的
水基本抽干后，大小的鱼都麇集在塘底的淤泥里
不断翻滚蠕动，这时村里安排几个青壮劳力，穿
着连身胶靴下到坑中，将鱼捡起放到早已准备好
的大木桶里，待淤泥中的鱼基本检查完后，便是
此次干鱼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那些围着看热闹
的大人和小伙伴蜂拥至坑底处，捡拾那些没有被
捡干净的小鱼。相比之中，淤泥中的鱼多也大一
些，着实诱人垂涎，但天太冷，一般人望而止步，
但也有些胆大、不怕冷的小伙伴，脱下鞋袜，赤脚
走到坑底淤泥中间，在围观人群不知是赞叹、羡

慕、还是妒忌中，捡起一条条较大的“漏网”之
鱼。当然有时这也是要付出点代价的，我记得有
年村里最会捉鱼的小伙伴进宝，他见坑底较深处
的地方，好像是还有条大点的草鱼，于是他脱掉
脚上的套鞋，光着脚去捡鱼，他一脚下去，脚下的
淤泥实在是太深，结果一下子全身陷进了齐腰深
的淤泥，身上的衣服瞬间全是泥巴带水地湿了。
进宝此次捡鱼，鱼是比我们多捡了几条，但回家
的当晚就感冒了，吃药打针花费钱不说，连春节
期间都嗡嗡着鼻子，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和
小伙伴的笑料。直到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只要见
面或碰到一起，也会常谈起高墩坑和高墩里的那
些趣事。

而今，苍海桑田，世事变迁，高墩坑已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灾中，
被洪水冲刷的泥沙淤积成了一个杂草丛生的浅
浅的坑畦，就连高墩坑四周高大粗壮枫杨、开满
淡紫色花伞状的楝树、生命力极强的构树等熟悉
的杂草树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只要我回到
家乡，就会不由自主地穿过老屋门前那片早已废
弃的菜园，来到已经面目全非的高墩坑前，当我
站在那里，就又看见队长炎该哥、干爹爹、干妑妑
和那些儿时的伙伴在高墩坑边喂鱼、玩耍和干
鱼、捡鱼的热闹情形，听见他们喊笑和戏闹的声
音，而我也从来就不曾离开过高墩坑一样，还是
那个天真无忧的少年！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荆州市作
家协会会员，其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
《雨露风》《精短小说》《参花》《速读》《今古传
奇》《新浪潮老朋友》《荆州日报》《鄂州周刊》等
报刊杂志。）

家乡的高墩坑
□ 杨朝贵

星期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儿子儿媳带着我们二老和孙女小诗童自

驾前往一江之隔的湖南长沙一日游，以此提
前庆贺奶奶生日。

我们中午顺利抵达目的地，先登岳麓山
山顶，游览爱晚亭；再逛黄兴商业步行街、长
沙文和友打卡点、大快朵颐吃夜餐；然后尽兴
而归，安全返回家中。小诗童童心未泯，活泼
开朗，一路上吱吱喳喳，手舞足蹈，嘴里说个
不停，车内丰盈着浓情蜜意，也让整个游程充
满了欢声笑语，兴趣盎然，开心快乐！

我们先在东区乘坐景区内游览车上山，
到达顶峰俯视整个大地，而一览无余。然后
步行走往南区游览“爱晚亭”景点，继续登山，
山路弯弯，陡峭坎坷，小诗童一直紧随其后，
不离左右，不知叫苦，也未掉队。然后我们乘

游览车返回山下，整个登山活动确实让我们
累得够呛，但累并快乐着！

岳麓山是一座千古名山、文化大山，是时
至今日仍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
重要载体和基地。

这里有千年来儒、佛、道教相互交融的沉
蕴和历史的传承；这里空气清新，山青水秀，
吞碧吐绿，湖光山色，风景如画，是城市中难
得的天然氧吧；也是人们休憇、养生、健体、强
身、求学、益智的好去处。

毛主席一首《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不仅精辟地描绘了岳麓山的
枫林，同时也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
境界里。

坐落在清枫峡内的爱晚亭，它始建于清
乾隆五十七年，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的诗句而闻名于世。匾额上三个
逎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
手书写的，更增添了神奇绝妙的魅力。

文和里长沙美食城名符其实，来到这里，
真是个五光十色、灯红酒绿、天下食客和好吃
佬光顾的缤纷世界。

各种海鲜美食，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目
不暇接。大到数斤重的大龙虾，小至炸蚕蛹
和蜈蚣。煎烤炸拿手，色香味俱全，烟火气十
足，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

这里是人头躜动，川流不息，座无虚席，
一时半刻，连座位都难抢到。

长沙文和友记忆文化体验旅游区，遥望
岳麓山，毗邻橘子洲。内部设计别出心裁，完
整还原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井生活，再现
了人文景点 20余个、老长沙近代民居 200

间。类型丰富，特色突出，衣食住行，京广杂
货，一应俱全。

来到这里可以亲身感受到原计原味的商
业文化氛围，承载着长沙味道，长沙腔调和人
情味，也是无数步履匆匆的人想要的慢时光
和年轻人打卡地。

时至晚上八点多，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离
开繁华热闹的长沙不夜城。驾车经过三个多
小时，平安返回监利容城家中，才顺利结束了
一天愉快的旅游行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睛一眨，我和老
伴已经年近古稀，相濡以沫，携手并肩走过了
四十多个春秋，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酸甜苦
辣，喜怒哀乐，终于迎来了苦尽甘来，含饴弄
孙，子孝媳贤，孙子女双全，健康和谐的幸福
晚年！

春风伴游岳麓山
□ 彭桂生

农历早春二月，艳阳灿烂。村前的池塘
里微波粼粼，四周杨柳依依，鸟儿在空中穿
梭，老农在池塘上忙碌。

要整田了，要挖塘泥喏！那可是一首
春耕生产的“开幕曲”！那一个个壮年“老
农”把船撑到池塘中央，错落有致地摆开阵
势，挥动粗壮有力的大手，扳动罱泥的木
杠，你扳过来，我扳过去。闹翻了一塘春
水！这是“单干”刚开始时墩台前池塘里挖
塘泥的一幕。

挖塘泥，确实是卖力的活。力气单薄的
人吃不消。我的印象中常呈现老叔父的身
影：他膀大腰圆，方形脸，粗壮的大手上凸现

青筋，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只见他撑着“丈
二五”的木筏子，紧握碗口粗带篾篓的长木
杠，伴着船舷两侧绑好的“草护垫”，用力插往
船下的塘泥里，双手一扳，一拖一倒，一篓塘
泥就卸在了船的中舱里。就这么一篓一篓地
挖着，船舱里的塘泥慢慢升髙，船舷吃水了，
船慢慢地往秧田边撑去。

要打塘泥了！找一个平坦的地方，让船
靠拢秧田边沿。老叔手握铁锨，撮一锨就往
田里甩，铁锨上扬，塘泥飞溅。他轮换着“左
势”和“右势”，一锨一锨地往秧田打塘泥。

“嘿，好肥料！”他脸上洋溢着喜悦。
揽重的活儿，人容易饿。吃午饭前，家人

把早已烧好的夹着红糖的糍粑送到老叔手
中，只见他吃得那样香甜，那样有味。吃完糍
粑，还得再挖几下，或是还甩几锨。忙完一
阵，撑船靠坡，他要回家吃午饭了。

几天后，秧田里渐渐地隆起了一堆呈
“乌龟背”状的塘泥。看来这一块“秧脚”的
底肥差不多了，这是上等肥料哟！拿钱也买
不到的。

天气晴好，地温上升。要播早稻秧了！
老叔开始平整“秧脚”。他把堆积的塘泥用耖
推向田间，秧田里均匀地铺上了一层塘泥。

后来我发现那打了塘泥的秧田，秧苗长
得就像韭菜一样，梗儿壮，油光亮！

挖塘泥，在“单干”的初期，人们很是向
往。挖过塘泥的池塘，塘水清清，倒影绰绰，
好像给池塘的身子洗了一个大澡。真有“塘
水绿如蓝”之感！人们吃水、用水离不开这口
池塘。

又到“犁耙水响”时，可惜人们不再挖塘
泥了。我的乡愁随之而来！眼前的池塘里，
淤泥上浮，塘底搁浅，脏物浮水，水草织面。
池塘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展望前景，乡村振兴在望，环境治理在
即。我总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在心头涌动：绿
树村边合，塘水清如蓝。那时，好一个整洁而
美好的乡村将会令人神往！

挖 塘 泥
□ 曾繁华

生
活
底
片
：
黑
白
电
视
机

□
季

湘

我生于监利、长于监利，喜爱这里的风物、熟悉这里的人情。至于那些地里的稗草、油菜花、紫云英，更是深知其中的韵味。
此外，我印象较深的记忆大多与那些老物件有关。像什么老式黑白电视机等等，寄托了我昔日的情怀与感触。古人云：“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时刻保持对生活的一份热情，时刻记住自己的来时路，方才是一个真正热爱监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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